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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浩峻，18岁考⼊入清华精仪系，⼗十年年读书，⼗十年年⼯工作，将⼈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光阴都打上了了清

华的烙烙印。常年年从事学⽣生⼯工作，历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器与机械学系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教务处

副处⻓长、清华⼤大学团委书记。2006年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一年年，归国后不不久离开清华奔赴⻄西部。

现为⻘青海海省⻄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青海海⼤大学客座教授，⻘青海海清华⼤大学校友会秘

书⻓长。

清华的岁⽉月 

“清华是力量的源泉，不到清华我不会是现在这

个样子。”

从青春年少的 18 岁到已近不惑的 38 岁，正是清

华，见证了郑浩峻的成长与发展，见证了他人生最宝

贵的二十度春秋。对他来说，无论是对社会的认识，

对人生的把握，还是对未来道路的思考，都在很大程

度上源于清华。而这些内心里的答案，不是他人直接

给予的，是在环境日复一日的熏陶与感染中，一点点

地了悟。

“清华人见面都会有一种亲切感。”郑浩峻说，

在这些清华人的身上有一些共通的品性，那就是做事

严谨、一丝不苟，对人、对事、对社会都有着很强烈

的责任感。而且，清华人都比较坚强，即便是文科生

也带有了很多理性的成分。

严谨、负责、坚韧，这些清华人的共性也成为了

郑浩峻性格里的烙印。然而，在他的大学生活里，还

有这样一些关键词——青春，热血与疯狂。

那时候的他，爱跑步、爱踢球，也讲义气，会干

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儿”。曾经代表院系征战马约翰杯，

也曾在“一二·九”的舞台上振臂摇旗。

郑浩峻说，有一次，为了“一二·九”比赛要表

演一个叫“游击队之歌”的舞蹈，他在台上耍大刀舞

大旗，挥的是虎虎生风，结果一下来几个哥们就冲过

来找他算账了，原来自己摇得太用力，一不小心旗杆

就戳到人家鼻子上了！

还有一次同寝室的同学过生日，他和几个室友凑

钱买酒请全年级的同学喝。几十个同学在宿舍门口排

成长队，十个一批轮流进来喝，煞是壮观。所有人都

光顾着喝酒了，也没有什么菜，因为所有的钱全用来

买酒了。最后，一不小心就都喝多了，激动之下他们

把所有的酒瓶子都往地上砸，一时间玻璃渣子布满了

整个楼道。为此，几个同学甚至还挨了系里的处分，

然而现在想起来，那却也成了一段特别的回忆。

大学有很多人或事难以忘怀，那些一起踢球，一

起上课，一起“胡闹”，一起成长的哥们，更是一辈

子的兄弟，忘不了。

学生时代后，在校团委的工作也给了郑浩峻很大

的收获。

“在团委，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却也养成了不

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习惯，甚至于到了最后一刻也不

会放弃，一定要完成，不计代价。”这样的韧性让他

获益匪浅。

同时，和老师同学的相处模式一直伴随着他，即

便到了地方政府也不曾改变。初到开发区，有人说他

不会当官，没有架子。但日子久了，大家都喜欢和他

相处，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

如今，离开清华快 5 年了，工作上联系少了，只

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与接触，但感情上的联系却没有

断。这里有师长，有同学，也有他所欣赏的学生。许

多以前学生会和团委的同学还会给他打电话，听听他

对一些事的看法，聊聊天。在他看来，这些同学有激

郑浩峻：从象牙塔尖到基层一线

学⽣生记者 \沈沈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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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理想，是独一无二的人才，是国家的希望。

基层的体验

青海，素有“天河锁钥”之称，就像一只伏卧的

麒麟守在西北的咽喉之上，守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

江河之源。然而，这片土地，蛰伏了太久，落后了太多，

沉重的环境责任让它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西部

大开发，却是要靠一批脚踏实地的人，从最琐碎的基

层做起，一点点积累，一次次尝试，一天天努力。

郑浩峻是在 2008 年来到青海的。新到的西宁开

发区管委会成立时间不久，亟需人才，在清华学习工

作了近二十年，郑浩峻也觉得，是时候该出来看一看了。

离开校园来到基层百姓中间，郑浩峻觉得大开眼

界，甚至是超乎想象。从过去在学校里面看十五大、

十六大，到今天带着基层体验看十八大，心底里带着

更多的欣慰与自豪，却也能感到前方的道路充满了很

多艰辛。中国未来的考验，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付

出和努力！ 

谈到西部，谈到基层工作，郑浩峻提的最多的一

个词还是“积累”。

在来之前，他觉得西宁所需要清华人提供的，应

当是国际化视野，是高技术人才。然而来之后才发现

完全不是这样。西宁工业化水平很低，且百分之九十

以上都是重工业，发展类似芯片、医疗设备这样的高

端科技，看上去很美，却似空中楼阁般不切实际。这

里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时间，需要基层一

点一滴的积累，包括财富的积累，社会体制的积累，

教育的积累，人才的积累。改革是渐进式的，不玩休

克疗法。

“不是所谓的诸葛亮的精囊妙计就可以八百破

十万，这里最需要的，是不断有人留在这里，不断有

人死在这里，不断有人和当地的同志们、群众、干部

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 

但青海却留不住人。

郑浩峻说，从当地考出去的大学生，能够毕业回

来工作的非常少，外地来的大学生更少。



138

88 ܹݔ

“清华这几年来青海工作的，在清华拿过学位的

不超过十个，博士毕业的 06 年来了一个，我是 08 年

来的，还有两个博士是两口子。本科毕业的更少，剩

下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学长了”。作为清华青海校友

会的秘书长，郑浩峻对这些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然

而越是了解，越是沉重。

清华输出的人才比之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缺口，

可以说是九牛一毛。清华人不是救世主，西部需要的

是更多能够留下来默默无闻工作的人，需要优秀的基

层干部公务员、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同当地的干部群众

一齐努力和付出。而这些鲜明的感受，对他而言，不

到青海真的难以深刻体会。

信仰的⽀支撑

郑浩峻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会为《感动中国》

的人物而动容，会为了爱撒玉树的“最美新娘”李成

环掉泪。但在基层，要处理征地拆迁、要面对法律纠

纷，面对媒体，工作往往麻木琐碎，很多事难以解决，

更多的是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冷酷事实。尽管如此，他

依然觉得，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若要给自己在基层的工作评个分，郑浩峻说，可

以给自己打个八十分，还是基本满意的。开发区的工作，

自己能做且比较适合做，没有觉得理亏，没有觉得委屈。

确实，有些事如果你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但自己不

是别人，做与不做，但求安心。

“有些事是与生俱来的，你所受的教育，你对社

会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决定了

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冥冥之中有注定吧，命运经过

一次次地筛选把你放到了现在的位置。”

每年夏天，郑浩峻都会接待好几批来青海实践的

清华学子，同他们交流、座谈。曾经有人问他有没有

理想，他想了想说，有，但是已经不太讲这个了。“对

我来说，理想有没有呢？当然还有，但它就像放了一

年的生日蛋糕一样，已经没法吃了。我为什么还在西

部？我还在坚持，也许有一天会走，但能多坚持一天

是干好一天，能多坚持一年就干好一年，如果坚持到

死我都没走，那我这辈子也就没什么好讲的了。”郑

浩峻把这样的信念叫做信仰。

郑浩峻说，他现在觉得理想是比较奢侈的事情，

就好像是梦想的升级版，容易在现实中变得伤痕累

累。现实的结果是把理想转化为信仰，因为理想往

往比较脆弱，但信仰却是可以禁得住反复挫折的。

过去有句话，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董存瑞、

黄继光、刘胡兰是英雄，但像江姐和渣滓洞的烈士，

在狱中宁死不屈就更难，而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

的优秀干部用一生的努力在坚持，每一天都在奋斗

不息，则最为不易。有一句话叫生不如死，在他看来，

后者是一种更加伟大的生，而这样的人，更称得上

是伟大和英雄。

“面对曾经的理想和现实的信仰，自己尽到了最

大的努力，能够坚持到最后时刻，那么也不管以后如何，

自己都会安心了。”

后记

在“世界末日”的第二天，我采访了浩峻学长。

学长的状态不是太好，感冒发烧快十天了，早上还在

忙公事，第二天又要上班。难得有一个下午可以好好

休息，却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尽管电话采访看不到表情，

但时而剧烈的咳嗽和声音中掩不去的疲惫还是让人不

由地有些揪心和感动。我想这就是清华人，从未忘却

自己心中的责任，也从未停下脚下奋进的步伐。更重

要的是，无论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了哪里，都不会忘记

过去，不会忘记那梦开始的地方。


